
  中国社会学网 > 社会安全与社会控制 

 
关于大学生的自杀现象和心理问题 

陈映芳 
 

这几天，因为要准备《社会问题分析》的课，注意浏览了一些新近有关各种社会问题的

报道、资料。“大学生自杀”的问题，跳也跳不过，一再进入我的视野。 

   

几年前刚来华师大时，因为听说文科大楼发生过多起学生跳楼事件，就跟市教委的一位

前同事说：应该研究研究大学生自杀的现象。对方说：我劝你别去做，首先你拿不到你

要的资料，你的调查不会顺利的；其次你如果想将调查结果学术化，拿出去发表，那肯

定不行。 

   

总算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专家的发言了。 

但我注意到：首先，真实的情况，最基本的如面上的数据，看不到。如果我们想从一个

事件（如这次北大一位女学生跳楼自杀）引伸开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来讨

论，那首先我们就要知道：这事只是一次孤立、偶然的事件还是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现

象。大学生自杀率到底怎样？与过去相比现在呈上升趋势吗？与其他人群比大学生是自

杀的高发人群吗？与其他国家比中国大学生的自杀率突出吗？等等，我们无从而知。国

外的媒体信息中，报导社会事件，如果是作为社会问题提出，相关的统计数字绝对是少

不了的。可是我们如今，可以说，有媒体、有事件，却缺少真正的“信息”。而如果没

有相关的基本信息，我们凭什么认为大学生自杀就是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呢？  

   

然后，我们看到，在缺乏相关信息（除面上数据外，还有自杀者的个人信息以及家庭、

学校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警方报告等）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说他们能说明的，譬如

“大学生的心理”。某种社会现象被解释为社会心理现象，这不是不可以，但为什么大

学生的自杀就是心理问题，而农民的自杀是社会问题呢（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特别是

农村妇女的自杀现象特别严重，但我同样不了解确切的数据，据说在世界上已是很突出

的？当然媒体和一般社会似乎对后一个社会问题并没有多少议论的热诚。）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确实，学生中有一些人被认为有心理障

碍，有的学生自己也承认。在我任教过程中，也有的学生信任我，跟我谈过自己这方面

的问题。但是，问题的讨论，如果止于拿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来有声有色地说事，然

后来个诸如应该在大学里增设心理咨询机构的对策建议。那未免太简单了。 

   

需知：心理危机，是每一个、每一群人，都可能遇到的，如果他（们）被置于某种特殊

的境况中的话。那完全是正常的、甚至可以预期的，就象气候变化可能让人感冒一样。

譬如：士兵从战场上下来、尤其是参与了平民杀戮，就完全可能遭遇心理危机（就象越

战后和最近的美国军队中所发生的那样）。一场灾难后，那些丧失了亲人的家属，可能

会有心理危机（所以国家防灾系统中需要加入心理安抚这一子系统）。工作中受到了压

力、挫折，人也可能会有心理危机（所以美国一些公司在医疗福利中专业有心理医疗一

块）。 

   

可现在人们就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那么感兴趣，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个问题。首先：

这种特殊关心的前提可能与某种“大学生观”有关，一个极端是认为“大学生”是国家

精英、民族希望，他们不能有一般社会群体的问题的。另一个极端是，大学生作为“青

（少）年”，被视作为潜在的问题群体。所以就有那么多人整天拿着大学生的一些标本

放在放大镜下观察、研究。要说精神压力、心理危机，校园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白

领、新移民、青年民工、下岗工人、动迁居民等等，他们没有吗？ 

   

其次，现在媒体及专家对于“大学生与心理障碍”问题的过度渲染，是会带来潜在问题

的：结果之一可能就是标签效应，大学生整体成了个问题群体，而个体对这一问题也会

生出过度的敏感和焦虑。 

当然，这么说，我并不是认为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自杀问题不值得关注、不应该研究。

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严肃、认真的研究和讨论。 

可是我们首先需要创造（争取）一个研究、讨论社会问题的环境条件来。我以前曾说

过，“社会问题”的建构是以社会的现代化为背景和条件的。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

时候还缺乏研究讨论社会问题的环境。具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将大学生的问题放

回到社会的维度中来加以考察。长期以来，大学生的问题一直被视为与政治相关的敏感

问题，大学校园里的风吹草动，都像是政治机密，党团系统讳莫如深、层层上报，学生

窃窃相传，专业教师云里雾里（好奇心强点的先生便到学生那里去听小道）。学校里既

 



没有“社会∕社区”，也不存在“公共”的空间，更别说信息公开的制度。在这种情况

下，有关大学生的社会问题的研究、讨论及解决，从何谈起？ 

此外，谈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不能离开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状况。今天的“大学生”，被

置于什么样的状况下？拍拍脑袋即可列举的，如：他们在进大学之前，基本被置于封闭

的应试环境中，严重存在着社会化不足与过度角色化的问题（参照本人《在角色与非角

色之间 －中国的青年文化》）。而大学，事实上被他们的家长和一般社会当作了可以

将学生由一个“纯正的”“人才苗子”变身为一个合格的社会精英的超级魔法学校。大

学四年里，他们必须学会脱离（其实在中国大学里还只是半脱离）父母（以及作为拟制

父母的中学老师）独立生活，必须迅速地补心理发展的课（如确立自我并以此为出发点

去学习社会交往），必须开始确认自己的性别身份、补初恋的课（迟到的青春期！）。

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听许多没有意义的（有些是现在就知道将来肯定没用的）必修课，

当然还会有想听、想读可没时间去听去读的课和书。除了这些，他们还得为出路预作准

备，外语、电脑、第二专业，各种资格不敢没有。而同学之间，竞争的压力如影随形

（政治竞争、学业竞争、恋爱竞争、消费竞争等等）。到最后，考研或就业，整天面对

着失败的威胁。 

在这期间，不少同学还承受着难以启齿的经济压力，家庭贫困的学生得打工维持学业生

活，家庭宽裕的也可能承受着无止境的消费时尚的压力。 

在我看来，今天的大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依然那么努力地扮演着“好学

生”，实在可算是大不易的事了。这多少要归因于中国家庭中亲子关系的密切：我们的

许多父母，继续在尽一切可能扮演着孩子的精神保姆的角色，每日里电话、短讯，当远

距离的保姆。而我们的大学：其中的学生工作系统，也很不容易地担当起了管理、照顾

这些“特殊成人”的责任，平心而论，他们的工作，既是制度的要求，也有着实际的社

会需要，要不然，我们的许多家长，恐怕真的要来陪读才成。还有：最最重要的是，我

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年青人，努力着，支撑着，是因为有这样的希望

（这么希望着）：努力了，会有回报，会有前途。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国外那些“过来的”国家，就可以了解到，大学生自杀，在经济起飞

时期是个社会问题，在成了“先进国家”的今天依然是个社会问题。当然背后的原因已

有不同。相应地，已可以见到很多的研究，还有不少对策机构和法规。举例而言，就业

难和失业，在一些国家已构成大学生自杀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敦促政府和企业团体

拓展年青人的就业空间，确立相应的劳动法规，并敦促学校增加职业训练、就业指导以

及劳动法教育等，正是一些研究者和非政府团体在努力做的工作。 



总之，重要的是对社会问题的正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依靠社会各种力量（包括大学生

自身的力量）来切实地解决问题。 

说到这儿，不能忘了提一下，关于“自杀”的研究，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是个很好的

参照，尤其从中可看到，社会信息的公开，是怎么回事，对于社会学研究有多么重要。 

还要说的是，关于年青人的自杀，无论是报道还是议论，媒体（包括网络）需要自律。

因为，媒体大量报导会导致自杀事件的频发，即自杀事件的媒体传染效应，在国外早已

经被反复证实，已成为一种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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